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崮山深处有人家崮山深处有人家
林新忠

一个周末，约了几个朋友结伴去游
崮山。崮山分南崮和北崮，北崮险峻挺
拔，游的人多；南崮无峰，去的人少。崮
山寺在南崮，所以我们决定去南崮，更
是去看崮山寺。

去南崮的路是一段坑坑洼洼的泥
土路，车行起来特别费力。翻过几道低
矮的山岗，下了一道陡坡，远远望去，眼
前突兀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四周是
一片残墙断壁。这应该是崮山寺旧址
了吧！

近得前来，几根光秃秃的石柱，兀
然立在残砖破瓦的废墟之中。一块被
岁月磨得字迹全无的石碑，在春风里诉
说着千年古刹的往事。一棵刚开过花
的高大杏树，已是枝叶茂盛，青杏点
点。杏树旁边便是一栋没有院墙的简
易平房，一只小狗安静地卧在门前台阶
上，怯生生地望着我们。杏树的另一
侧，两只仅有几个月的小山羊正悠闲地
啃着青草。

刚在屋边站下，一个四五岁的小女
孩从敞开的窗里探出小脑袋，瞪着一双
可爱的大眼睛羞涩地看着我们。接着，
从敞开的房门里风风火火地走出一位
青年妇女，瞅见我们，脸上立刻漾开笑

容，爽朗地招呼我们：“爬山哪！”
一句话立马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细看，女人三十出头，中等个子，脸庞微
胖，肤色黝黑粗糙。女人热情地邀我们
进屋喝水，俨然是熟识的老友。

是呀，这荒山野岭，方圆几里不见
人烟，来的全是客。这时，孩子从屋里
冲出来，扑到女人怀里，口里奶声奶气
地喊着妈妈。我们从背包里拿出随身
携带的水果、面包给孩子，孩子躲到母
亲身后，睁着大眼睛望着妈妈。得到妈
妈应允，孩子接过一根嫩黄瓜，转身蹦
蹦跳跳跑回屋里去了。看着女儿的背
影，女人笑了。

女人给我们指了上山的路，一脸歉
意，说：“只是带着孩子，不然我给你们
当向导！”女人毫无做作，反倒像怕怠慢
了我们。朴实得像路边盛开的小花。
其实，从她走出屋门的那一刻，那张质
朴的脸，仿佛一直在问：我能为你们做
点什么？

辞别了女人，我们开始登山。女人
站在屋旁，望着我们。这时孩子又跑了
出来，站在母亲旁边。一直趴着的小狗
也来了精神，摇着尾巴绕着女人，一同
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

“其实我承包这片山林，大
半是冲着这座古寺来的。”

男人顿了顿，继续说道：
“你们肯定会觉得，如今只剩一
片废墟残迹的破庙，能有什么
价值？可它自有分量。往后南
崮山要是搞旅游开发，这座古
寺必定会重新修缮。如今还剩
几根梁柱、几块残碑，若是再不
加以保护，再过几年，怕是连一
点痕迹都留不下了。”

男人这番话，听得我目瞪
口呆。而他接下来的一席话，
更让我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我刚来山里的时候，在
乱石堆里寻到一块刻着‘重修
隆兴寺’的古碑，我一直好好
珍藏着，就等着日后古寺重修
时，无偿捐献出来。”

“去年我在西沟整地、准
备栽苹果树，无意间挖出了几

盏古油灯和旧瓷碗。后来我
才知晓，那片地方原是高僧圆
寂的墓地。我当即停下了施
工，把挖出的器物全都原地回
填掩埋。这些都是老祖宗留
下的文物，万万不能随意挖掘
破坏。”

男人缓缓诉说着自己的心
事与坚守，这位平凡普通的农
民形象，在我心中一点点变得
高大而可敬。

天色渐晚，落日西垂。余
晖漫洒山间，归鸟披着漫天霞
光，在山谷间悠然盘旋飞舞。

我们乘车缓缓驶上山岗，
回头远眺，只见他们一家三
口，还有那只相伴的小狗，依
旧静静伫立在老屋旁。落日
金辉温柔地笼罩在他们身上，
晕开一层淡淡的柔光，宁静又
动人……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简陋的
小屋，一共三间，东边两间相
通，一进门是农家常见的简易
灶台，炊具随意摆放，各式农具
凌乱地堆在墙角。东间是一铺
矮炕，堆着些杂物。

推开西屋门，是主人的卧
室，炕和普通人家差不多，屋里
家具十分简陋，几乎没有一件
像样的物件，连一台普通电视
机都没有。女人说，搬来这两
年一直点煤油灯，拉电要十几
万，他们想都不敢想。在主人
家的炕头上坐下，我们聊天，原
来男主人是蓬莱人，前年承包
了这片离村二三十里的荒山。

男人说起这段事，女人满
心委屈，埋怨道：“这鬼地方，给
钱都没人包，他偏要包，真不知
道咋想的。”

男人说，承包这片山，我媳
妇一直不同意，是我私下签的
合同。我这人就这样，认准的
事就得试试。不行再说。起初
是我父亲在这儿照看，他年纪
大了，不方便。于是我自己过
来，她拗不过我，也就跟着上山
了。虽然现在困难点，等苹果、
核桃长起来，日子定会一年年
好起来的！

听着这番话，我心底油然
生出敬佩。没想到，这位朴实
的小伙子竟有这般魄力。交谈
中得知，男人的眼睛是小时候
被木棍戳伤，当年缺医少药没
及时治，就失明了。

看看男人，再看看他妻子，
只觉这女人身上 有 着 农 村 妇
女 特 有 的 淳 朴 、善 良 与 美
好 。 实 在 让 人 感 慨 ，她 当 初
怎么就认准了这个只有一只

眼睛的男人。
没用我们追问，女人向我

们 道 出 了 他 们 相 识 的 经 过 。
原 来 ，男 人 初 中 毕 业 后 到 城
里服装厂上班，勤奋肯干，很
快成了业务骨干。妻子后来
进 厂 ，相 处 中 她 发 现 男 人 眼
虽有疾，却心地善良、聪明能
干、人品端正，很快便走到一
起 。 妻 子 有 裁 缝 手 艺 ，婚 后
不 久 ，两 人 在 城 里 开 了 家 服
装 加 工 店 ，生 意 挺 好 。 真 没
想到，服装店经营得好好的，
男人却要去承包荒山。最后
女 人 拗 不 过 他 ，就 跟 着 上 山
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
人 说 这 话 时 神 情 复 杂 。 是
呀 ，条 件 这 样 苦 ，又 不 见 效
益，女人怎么能不担心。

不止女人心生顾虑，我想
在场的男人，心底也同样藏着
担忧。说实话，我也暗暗为他
捏了一把汗。

许是看出了我们几人的心
事，男人带着几分自嘲开口问
道：“你们是不是也在心里笑话
我傻？”

我没有接话。他随即抬手
指向一旁的残垣断壁，又问：

“你们知道这座古寺叫什么名
字吗？”

我脱口答道：“崮山寺！”
他轻轻摇了摇头：“不是，

这是隆兴寺。”
话音落下，我们所有人都

瞬间愣住。没想到我们一群读
书人，反倒被一个朴实的农民
问住了。

紧接着，男人向我们道出
了一个深埋心底、从未对外人
说起的秘密。

爬南崮要比北崮容易得多，十几分
钟便到了山顶。南崮虽没北崮险，可是
一路风光也令人目不暇接。同伴们高
兴地在平坦的草坪上奔跑、拍照。我却
心不在焉，那女人、孩子、小狗，总在我
脑海里浮现。我在想，这女人为什么只
和女儿住在山上，她丈夫呢？他们在山
上不害怕吗？孩子不上学吗？一连串
问号在我心里反复追问。

从西面上山，在山上转了一圈，
吃 过 自 带 的 午 餐 与 水 果 ，下 午 从 东
面 下 山 。 远 远 地 ，我 又 看 到 了 那 座
孤 零 零 的 房 子 。 山 路 曲 折 ，长 满 荆
棘，下山时，额头已满是汗水。在离
小 房 子 三 四 百 米 的 地 方 ，有 几 块 零
星 的 菜 地 ，一 位 年 轻 汉 子 正 从 老 井
里提水浇菜。

井 很 浅 ，汉 子 站 在 井 边 ，弯 下
腰，将空桶按入水中，水桶瞬间灌满井
水。盛满水的桶随着他起身，“哗”地
提出井口。他一转身、手腕一斜，左手
顺势托住桶底，清凉的井水顺着水沟
流进韭菜地。

汉子直起身来，才看到身边有人，
冲我们一笑，又提上一桶水，憨厚地说：

“洗把脸吧！”
这时，我看到他的左眼有点不对

劲，眼球泛白，不会转动，一看就知道是
只假眼。怕他难堪，我们都移开目光，
凑到水桶边。水真清凉！捧一捧洗脸，
瞬间清爽遍身。

直觉告诉我，这位陌生的男人就是
这里的主人。要真是这样，这一家三口
能在这样一个四处不见人烟的深山沟
里生活，一定有不平凡的故事。

我们把洗好的黄瓜分一个给他。
他又憨厚摆手推辞：“你们吃，我不爱
吃。”他最终还是收下了。可是，他
没吃，提了一桶水，对我们说：“到我
家里玩一下吧！”朋友说：“改日吧，
天不早了！”

为了揭开这一家人的秘密，我坚
持说：“还是去坐坐吧，人家邀请了一
顿，不去不好。”听我们答应去他家
里坐，他憨憨地朝我们笑笑，一手提
着一桶水，一手拿着我们刚给他的一
根黄瓜走在前面。我们则三三两两
地随他去了。

“爸爸……”远处传来了孩子稚
嫩的童音。抬头看去，孩子趴在半开
的窗上，小手伸向空中，向他招手。男
人听见喊声，加快脚步，轻声喊：“别
磕着！”

孩子好像没听见，又接着喊：“爸爸……”
声音比刚才更大。男人加快了步伐，还
没到窗边，就放下水桶，快步上前，伸
手从窗里抱住女儿，随之将手里的黄
瓜塞到孩子嘴里。孩子接过黄瓜，转
脸 望 着 他 ，调 皮 地 把 黄 瓜 塞 到 他 嘴
里。男人用嘴唇轻轻碰了碰黄瓜，说：

“真好吃！”
听见动静，女人快步走出屋，站在

门边望着父女俩，脸上满是温柔的笑。
男人看到了女人，便一边招呼我们

进屋，一边对女人说：“快倒水给大哥、
大姐喝！”

女人一边答应着，一边转向屋里，
随手拿起扫帚，草草扫了扫坑洼的泥
地，不好意思地说：“家里太乱，你们
别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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